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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章灿

三千年史从头说

南京号称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人文

荟萃，历史积淀极为丰厚。这个城市从

来不缺少故事，也许它所缺少的，是像薛

冰这样博雅的讲述人。陈陈相因的讲

述，容易让人昏昏欲睡；而别出心裁的叙

说，就会引人兴味盎然。讲述人是否博

雅多览，是其中的关键。岁在甲辰，新春

伊始，捧读薛冰新著《烟水气与帝王州：

南京人文史》，我顿生兴味盎然之感。

这本书从南京新发现的长干古城

写起，这是一个崭新的话题，着实吸引

人。2023年12月19日，很多媒体发布

了这样一条新闻：在对中华门外西街地

块进行长达数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

基础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于当日召开

了“长干古城——南京西街遗址重要考

古成果专家论证会”。会上，权威专家

一致认定，在西街发现的“越台环壕聚

落”应该定名为“长干古城”，始建于

3100年前的商、周时期。此前，人们一

般认为，南京建城史始于周元王四年

（前472年）越王勾践在长干里所筑的

越城，距今2500年。而这次最新考古

发现确认，越城其实是在长干古城的基

础之上筑成的。这意味着，南京建城史

被一举提前了600年。毫无疑问，这是

南京城市史研究的重大突破，消息传

开，南京人奔走相告，长干古城也成功

“出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薛冰新书

应合了这次考古新发现的节奏，适时推

出，得天时，占地利，相得益彰。

西街遗址的考古发掘，揭示了长

干古城的存在及其与越城的先后关

系，更为难得的是，考古学家在这里还

有重要的发现：在古称“越台”亦即越

城的这块台地之下，垂直层累着九个

地层，从商末周初、春秋战国、六朝直

到明、清、近现代，绵延 3000余年，都

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印记。地层埋藏越

深，文物年代越久远。各个地层中发

现的文物及其遗址，好比时间之海的

遗珠，可以串连起南京城3000多年的

历史。这个发现背后的潜台词是：南

京城市史和人文史有必要重写了。事

实上，薛冰这部新书已经结合既有的

与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从北阴阳营

文化、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到长干古

城和越城，为南京人文史的滥觞梳理

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在书中，薛

冰还提出这样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设计

方案：“倘若能在未来的越城遗址公园

中，设计一座城市史博物馆，将南京城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系统、

准确、全面、形象地呈现出来，无疑会

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景观。”他对

越城遗址的情有独钟跃然纸上。

说是开门见山也好，说是先声夺人

也好，总之，长干古城在本书中的位置

十分突出。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就是

“长干古城：千古之谜”，这样的布局与

标题，足见薛冰对它的高度重视。书中

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讲述长干古城的

故事。长干古城虽然年代久远，却不见

于传世文献载录，只能依靠考古发掘的

文物证据。而在长干古城基础上建起

的越城，则有传世文献作为见证。越城

俗称“越台”，因是越人所建、且建于一

块台地之上而得名；相传它是辅佐勾践

灭吴的越国谋士范蠡所筑，所以又名

“范蠡城”。这两个地名已见于《建康实

录》和《景定建康志》，这是南京现存最

古老、最完整也是最重要的两部地方文

献。从这两部书中可以看出，直到六朝

时期，越城依然是南京城攻守的重要军

事据点，此地战事不断，兵家必夺。这

一方面的传世文献记载，如今终于得到

了考古发掘的证明，身临其地者，便平

添了几许亲切感。

早在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

就提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需要用“二

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下之新材料”与

“纸上之材料”相互验证。所谓“纸上之

材料”，主要是指传世的各类纸质文献；

所谓“地下之新材料”，既包括出土文

献，也包括出土文物。薛冰新书的显著

特色之一，就是自觉运用了“二重证据

法”，将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新知，与传世

文献相结合。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丰

富了本书的史料，开阔了作者的视野，

也激活了读者的联想和思考，这使薛冰

所讲述的南京人文故事既有个性，又有

可读性。例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从

“越王勾践的雄图霸略”写起。南京号

称 2500年 建 城 史 ，就 是 从 越 城 算 起

的。但是，大多数南京史志都只是简单

记载越城的建造年代、位置和周长，很

少涉及越国建城的具体目的，好像修筑

越城只是越军的一个偶然行为，只是一

个孤立的事件，而不深究其背后实际隐

藏着越王勾践的雄图霸略。《景定建康

志》卷二十引《金陵故事》，说到越国“欲

图伯（霸）中国，立城于金陵，以强威

势”，却是语焉不详，没有具体展开。薛

冰根据南京处于“吴头楚尾”的地理位

置特点，结合马王堆帛书《缪和》《韩非

子 ·说林》和《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等文

献材料，论证“越城的功能，正是作为防

范楚国的一个前沿阵地，其战略意义在

于及时掌握楚军的动向”，眼光开阔，很

有见地。

3100年的南京人文史上有很多有

趣的话题，也有许多待破解之谜。周泰

伯奔吴的故事是否可靠、金陵王气的传

说内涵何在、莫愁湖名称的来历如何，

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话题故事性很

强，经过数百年甚至2000多年的辗转

相传，难免掺杂后人的增饰和想象，真

真假假，费人猜详。要重新审视这些古

老的话题，也有必要将“地下之材料”与

“纸上之材料”相结合。例如，广为流传

的“泰伯奔吴”的传说，非但是吴文化起

源研究的核心问题，也与南京人文史有

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这

一 传 说 的 可 信 度 ，已 经 有 过 很 多 讨

论。薛冰新书不仅将这一传说作为南

京史和吴文化史的重要问题来考察，

更将其置于整个中国上古史的背景上

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间所使用的“二重

证据”，无论是地下材料还是纸上材

料，都颇为可观。

在材料搜集与使用方面，薛冰有得

天独厚的条件。一方面，他是博览群书

的学者，又是著名藏书家。他对文学、

历史、版本学与印刷术、艺术史、佛教

史、建筑、园林、饮食、钱币学与经济史、

教育与科举史、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都

有深厚兴趣，涉猎甚广。他的图书收藏

面也很广，尤其注意收集有关南京学研

究的文献材料，数十年下来，积累的数

量极为可观，可谓汗牛充栋。在此基础

上，厚积薄发，融会贯通，这是学者薛冰

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薛冰定居南京

70余年，喜欢城市行走，南京的大街小

巷、山山水水、考古遗址，都留下了他的

足迹。他“熟悉不同时期的南京城市空

间状态，能够将南京人文史上的人物和

事件较妥帖地还原到相应的空间中去，

而非天马行空地随意挥洒”。这是作家

薛冰的独特优势。

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不仅定位

了薛冰，也定位了薛冰这本新书的写

作。薛冰对《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

文史》一书的定位，“是一种学术普及著

作，意图在艰深的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

中间充当一座桥梁”。因此，他“希望能

以尽可能严谨的方式研究，以尽可能平

易的文字表述，所以在行文上采用散文

笔法，深入浅出，减少大众读者的阅读

障碍”。换句话说，他追求的是严谨性

与趣味性的统一。如果说，二重证据法

和多种史料的使用主要体现的是学者

薛冰严谨性的一面，那么，他的章节标

目和行文风格，则主要体现的是作家薛

冰趣味性的一面。

从长干古城到民国建立，南京人

文史3100年，被薛冰安排于17章的叙

述框架之中。不妨先来看看本书前五

章的题目。第一章是“从先吴文化说

起”，第二章是“南方三国演义”，第三

章是“秣陵：王气之谜”，第四章“东吴：

古都初建业”，第五章是“建康风云”。

相信读者只要翻到这个目录，就会被

其 吸 引 住 ，就 会 饶 有 兴 趣 地 细 读 下

去。南京既然号称六朝古都，那么，对

六朝时代的南京人文史的叙述，显然

应该是书中的重头戏。薛冰在这一方

面用功甚深，20多年前就出版有《家住

六朝烟水间》，书中对六朝故事的讲述

十分引人入胜。新出炉的这部《南京

人文史》，书名中特别标榜“烟水气”和

“帝王州”，这是两个具有浓厚六朝意

味的主题词，可见作者对于六朝的惦

念从未减少。

第五章“建康风云”，可以说是本书中

最为六朝的一章。只要浏览一下本章各

节以及小节的题目，就可以想见作者设计

叙述的用心：第一节“王与马，共天下”，共

有六小节：门阀士族与皇权、笼络江东士

族、君相之争、王庾之争、皇太后褚蒜子、

谢氏继起；第二节“皇帝轮流做”，亦有六

小节：桓玄篡夺、刘裕代晋、禅让前史、齐

梁相继、侯景之乱、梁武帝的不肖子；第三

节“胭脂井”，共有四小节：陈宫风波、平民

女儿张丽华、陈叔宝的悲喜剧、南朝的尾

声；第四节“金陵王气”，细分为四小节：东

吴尚无王气之说、西晋的王者气、“五百年

后”天子气、黄旗紫盖；第五节“三朝元老

与九品中正”，包含四小节：三朝元老、九

品官人法、高门与寒士、梁武帝改革官制；

第六节“立号都建康”，包含三小节：晋成

帝营建苑城、军垒环卫、城市比王朝更长

久。可以看出，这些节和小节并不是以编

年序列来安排的，而是按照主题线索来安

排，大小题目都有相当强的故事性。薛冰

说，贯穿全书的有王气隐显、文脉绵延、商

贸集散和佳丽沉浮等四条主线，具体到各

章，其贯穿的主线又有所不同，很明显，贯

穿第四章的是“王气隐显”和“佳丽沉浮”

这两条主线。

在网络空间，特别是在爱书人的圈

子里，“金陵薛冰”的大名早已传扬遐

迩。大凡关心南京文史的人，无论少

长，都知道薛冰是讲述南京故事的资深

老手和一等高手。每逢薛冰有新作推

出，人们无不争先恐后地购读之，谈论

之。年逾古稀的薛冰为我们捧出这部

长达70万字的新著，我有幸在第一时

间拜读最新“出炉”的这部薛冰作品，掩

卷之际，禁不住合十赞叹：薛老师真是

宝刀未老啊。

书人茶话

听闻艾丽丝 ·门罗去世，我一阵怅

然。犹记得第一次听说这位女作家，还

是在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宣布后，随后

我在一张报纸上读到她的小说《机缘》，

第一次邂逅了她的文字，小说的女主人

公朱丽叶立即把我迷住了。从李文俊先

生翻译的《逃离》开始，我前前后后购买

了她所有小说集的中译本，这还不够，又

陆陆续续买了英文原著。当然，英文本

只读了一点点。我觉得，好的文学是不

怕翻译的，哪怕翻译让文字失去了一些

原味，也不妨碍读者去接近，去拥抱。喜

欢门罗的人，都忍不住想跟人分享阅读

时的震撼和满足，忍不住想让全世界知

道：门罗的文字是闪闪发光的！

越深入门罗小说的世界，越让我感

到，她的小说并不只是写了遥远小镇的

人们，她写了我们每一个人。她用文字

拥抱生活，拥抱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人

物，拥抱这世界角角落落的人们。她笔

下的人物会犯错，那是人类的错，也是

神的错，是明明可以避免却终究未能避

免的错。在她的故事里，我们照见自

己，怜悯自己，也宽恕自己。例如门罗

有一篇小说《骄傲》里的人物，就是这样

的不可理喻而又令人动容。

曾经读到格林童话里的一篇《圣

母的孩子》，童话里的女孩明明打开了

第13道门，手指因为碰了不该碰的圣

物而变成金色；明明谎言一眼就能被看

穿，而圣母答应只要坦白就会原谅她……

可是，这个女孩子，就是一遍遍地回

答：“没有，我没有打开那扇门。”因为

死不承认，以至于被圣母逐出天堂，在

人间承受了那么大的痛苦。虽然在被

烈火焚烧死到临头的那一刻，她终于

开口，终于承认，因而得到赦免，但总

让我感到：撒这样没有意义的谎，为此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实在太不值了，太

不可理喻了！

《骄傲》里的奥奈达，有点像格林童

话里的这个女孩。奥奈达的家族曾经

是小镇上的名门望族，然而随着岁月流

逝，家族风光不再。到二战结束后，奥

奈达所拥有的只有一幢祖上留下的老

屋，即便这栋老屋也最终不保，卖掉后

她成为公寓里一个普普通通的租客。

总之，小镇已经步入一个新时代，奥奈

达及其家族早已退出小镇的历史舞

台。这是一个令人遗憾却不能回避的

现实：“事实上，既然现在大房子已经不

存在了，一大部分的她也随之而不存在

了。小镇在变化，她在其中的位置在变

化，而她却几乎不知道。”战后小镇已经

被新搬来的人改变了，奥奈达自己也改

变了，可她却迟迟不能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最终她的一席话把“我”和她的前

景毁了。

作为叙事者的“我”，一直在暗示奥

奈达如何对于自身的处境不自知，其

实，他自己也同样活在过去的记忆里不

能自拔：作为小镇男孩，“我”一出生就

是兔唇，虽然经过整形已经基本上看不

出来，却难掩自卑。在他眼里，奥奈达

一直是一个闪闪发光无法靠近的形

象。战后，卖了房子后的奥奈达常常来

他的房子做客，两个单身男女一起看电

视，一起吃饭，甚至在他生病的时候照

顾他。他们原本可以很自然地搬到一

起，而且奥奈达也鼓起勇气提出了这个

建议，不料“我”竟生硬地拒绝了奥奈达

的提议，随后也迅速把房子卖掉，最终

也搬进了那个被称为“埋骨之地”的单

身公寓。

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当然是因

为骄傲——明明是想跟这个男人生活

在一起，奥奈达说出口的却是：“我们可

以像兄妹一样住在一起，像兄妹一样照

顾，这将会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每个

人都会如此接受的。他们怎么会不接

受呢？”这深深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

因为在他看来奥奈达从没有把他当作

一个正常的男人接受，而且这话暗示出

小镇上的人也是这样看待的。这让他

感到羞辱，“感觉一扇门被关上了。”小

镇上这一对相濡以沫的单身男女，却因

为不可理喻的骄傲而错过，多么可惜！

但真的是不可理喻吗？在一个有历史

的小镇上，除非你离开，永远地告别，否

则就不得不活在对别人来说已经死去

的记忆里。在有记忆的地方，自尊心最

容易被冒犯，很多时候，嘴硬，撒谎，只

是为了维持一份可怜的自尊，却因此犯

下不可挽回的错。

骄傲会让人做出相反的选择，自卑

亦然。如果不是因为一直隐藏在心底

的自卑情结，“我”也就不会对奥奈达的

提议如此怒不可遏，以至于失去了基本

的判断力。直到后来的某一天，遇到一

个小镇上的熟人，他才突然明白了一件

事：“无论你早前可能有过怎样的残疾，

只要活到现在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将那

些缺陷抹去。每个人的脸都会遭受岁

月的侵蚀，绝不仅仅是你的脸。”自然奥

奈达也一样，她也不再年轻美丽，不再

那么自信满满，她提出那个建议的时

候，不过是用傲慢的言辞掩饰真实的心

意罢了。

这个迟来的判断能否改写结局？

小说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在“我”搬家

前夕，两人看着后院鸟澡盆里走出来的

一只只臭鼬，沉浸在无声的惊喜中。这

个结尾暗示什么？很难猜透。门罗在

一次访谈中说，在《亲爱的生活》这本小

说集里，她最喜欢这个场景。我的理

解，这是一个无声胜有声的场景，一个

自我赦免的场景。他们两个谁也没有

开口，因为已无需开口。在童话里，撒

谎的人必须面对神的审判，一次次遭受

审问，一次次被迫开口，承认“是”或“不

是”，向上天坦白一切。但在凡俗人间，

并没有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审判者，也

不能指望神来替你裁决，帮助你挽回错

误。谁能避免一生中不会犯下过失，不

会隐瞒、撒谎、干蠢事？何必没完没了

地追究谁对谁错？不如就这样默默原

谅，一笑了之，岂不更好？

童话里的世界总是有始有终、斩钉

截铁、善恶分明，现代小说里的故事，特

别是门罗笔下的故事，多数时候却是兜

兜转转，看了半天还是追查不到真相。

往往是读到最后，再回过头去读开头的

部分，你倒又能有所悟。《骄傲》这篇小

说，劈头写道：

有些人把一切都弄错了。怎么解
释呢？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可以让一切
对自己不利，比如说，经受了三次打击，
或20次打击，结果却没事……

乍一看这个开头简直不知所云，读

完“我”和奥奈达的故事，回过来看，又

似乎明白了其所指：有些人早年犯错，

却仍选择一辈子住在小镇上，一辈子被

人记住他们那些丢脸的事，却还要嘴硬

地证明自己“精神饱满，心情愉快”；有

些人年轻时为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继

续不停地挖下去，“如果别人有可能注

意不到，他们甚至会挖得更加卖力夸

张”。这两类人，大概就是指奥奈达和

“我”这样的人吧？但也可能就是我们

周围的某些人，我们自己。人类最大的

弱点就是不愿意回头，不能回头，不肯

承认自己犯下的错，以至于不能去一个

新的地方，重新开始。话说回来，或许

人一出生就在为自己挖坑，一直不停地

挖，直到把自己埋进去。这样看待人

生，是否太悲观？还是因此反倒让我们

松了一口气，得到某种解脱？不同的人

大概有不同的答案。

门罗的这本《亲爱的生活》出版于

2012年，如今已成封笔之作。集子里

好几篇小说的结尾，不似以往的决绝冷

峻，倒是常常给人如释重负的感觉：终

于能够接受背叛，接受失去，接受所不

能接受的事……最后一篇《亲爱的生

活》的结尾写道：“我们会说起某些无法

被原谅的事，某些让我们永远无法原谅

自己的事。但我们原谅了，我们每次都

原谅了。”——走过了80多年的人生

路，原谅，赦免，难道不是最好的主题？

这是门罗写给我们的最初，最后，也是

最亲密的话。

三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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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文化愈演愈烈的当下，数

量众多的App搭建了一座跨地域、跨文

化的知识桥梁，曾经遥不可及的信息民

主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近在眼前的事

实。然而，大数据算法愈加精准地拿捏

用户的喜好与习惯，以过滤气泡的方

式，使其接触到的信息趋向同质和单

一，再加上人人皆有的选择性接触倾

向，用户看似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实

则是被困在了信息茧房之中，难以听

到多元的声音，看到不同的风景。与

过滤气泡和信息茧房类似的概念，还有

回声室效应。也即，在一个相对封闭的

环境中，相似的声音不断重复与回荡，

人们逐渐强化这些声音，直至扭曲成一

种刻板印象，误以为这些片面的信息就

是事实的全部。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曾提

出过著名的“思想市场”理论，认为让不

同的观念在思想市场中自由竞争，正确

的思想就会胜出，人们也会变得更加开

放和包容。正如同中国人的名言“兼听

则明，偏信则暗”，多听听不同的声音，

就可以走出回声室和信息茧房——事

实果真如此吗？杜克大学社会学、政治

学与公共政策教授克里斯 · 贝尔的《打

破社交媒体棱镜》告诉我们，在互联网

时代，即使社交媒体可以促使用户广

泛、便宜地接触到不同的观点，然而，他

们不仅难以走出回声室，反而会变得更

加思想窄化和极端。这个结论无疑颠

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为了测验打破回声室的结果，克里

斯 · 贝尔使用计算社会科学方法，进行

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人类行为实验。我

们知道，当下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现象十

分普遍，左派与右派严重对立，保守势

力与自由势力激烈抗衡。克里斯 ·贝尔

分别让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用户长期接

收对方阵营的消息，试图改变他们固有

的政治观点。实验结果却表明，这些用

户非但没有滑向政治光谱的中线，反而

变得更加极端：保守的更加保守，自由

的更加自由。

对这种现象，我们通常会认为，是

社交媒体的算法推送，让用户的视野愈

加狭隘，反映到政治立场上，则是政治

部落主义。但克里斯 ·贝尔的实验得出

了相反的结果：是我们内心深处持有根

深蒂固的政治观念，进而延伸到社交媒

体上的种种行为。因此本书提出了“社

交媒体棱镜”这一概念。社交媒体像是

一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在社会位

置中的巨型镜子，但不同于社会学家查

尔斯 ·霍顿 ·库利所说的“镜中我”理论，

这面镜子更像是“弯曲”和“折射”我们

社会环境的棱镜，扭曲了我们对自己和

他人的身份认知。

社交媒体棱镜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呢？克里斯 ·贝尔通过对政治极端派和

政治温和派这两类群体的研究，揭示了

社交媒体运作的某种内在逻辑机制。

其一是政治极端派，在国内的语境

下，这类人往往被称为“网络喷子”“键

盘侠”“杠精”“黑子”等。我们在网上见

识到了太多这样的人，通常也不愿与这

类人交流。但一个看似吊诡实则可以

理解的现象是，极端主义者往往会获得

较高的关注，助长平台的流量，而在政

治场域，社交媒体会使极端主义正常

化、合理化。因为极端派很容易互相发

现，形成一个彼此支持的社群，在这个

社群内部，极端话语的泛滥，也就显得

见怪不怪了，这就会导致“一致同意谬

误”的假象，极端主义者会认为大部分

人都认同他们的观点。

其二是政治温和派。政治观点通

常是呈正态分布，并没有那么多的极端

主义者，温和派才是多数，只不过是“沉

默的大多数”。温和派之所以沉默，正

是由于其“温和”，不愿（或不屑）与极端

主义者正面交锋。正所谓“文化思想阵

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极端

主义者的声音占据主导，裹挟和劫持了

主流观点，温和派更容易陷入沉默的螺

旋，不愿发声抵抗，最终导致了“劣币驱

逐良币”。而温和派在社交媒体上的缺

位，用作者的话来讲，“这是社交媒体棱

镜造成的最深刻的扭曲”。

正如本书副标题“探寻网络政治极

化的根源”所示，克里斯 ·贝尔还探讨了

如何走出政治极化的“兔子洞”，阻断社

交媒体棱镜和虚假政治极化之间的反

馈循环。

首 先 是 看 到 社 交 媒 体 棱 镜 的 存

在。棱镜的存在通常是隐形的，其不良

影响也是潜意识的，因此只有先正视其

存在，认识到它是如何扭曲我们对自身

和他者的身份认同，才有可能找到合适

的对话对象和正确的交流方式。

其次是学会通过社交媒体棱镜正

确地看待自己。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

上有句著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自

我认知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过这

也是我们减少政治极化、超越党派分歧

的重要途径。认识了自己，也有助于认

识他人，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展开

建设性的对话，更容易取得预期效果。

最后，在认识社交媒体棱镜以及自

我和他人的基础上，可以尝试改变自己

的行为，与对立阵营进行富有成效的对

话，如对己方阵营持批判态度以打开局

面，避免谈及政治极化的意见领袖等。

在本书中，作者也进行了大量详细的实

践，结果证明问题得到了改善。

当然，就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刘海龙教授所指出的，针对社交媒体棱

镜，本书存在着分析问题时深刻、解决

问题时不尽如人意的缺陷。具体而言，

作者寄希望于温和派，而非寻求平台治

理和社会治理，希望从顶层设计上找到

解决方案；此外，作者的政策建议也非

普遍适用，由于国情社情民情的不同，

我国网民的心理预期和思想观念不同

于美国，其药方也未必对症。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

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本书或许没

有给出圆满的解决方案，但提出了一个

我们习焉不察的问题，挑战了我们固有

的认知思维。尽管中国社会与美国社

会的政治语境迥然有别，但社交媒体上

同样存在着很多撕裂与争吵，如何在保

持开放、多元和活力的同时，又能实现

清朗、有序与和谐，本书无疑给出了一

些有价值的启示。

走出社交媒体的回声室
■ 付 杰

在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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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

本图是根据地质考古绘成的三千年前秦淮河下游形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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